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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鞭舞的现代建构与昆明 

西郊白族认同研究 

王俊
1
 

【摘 要】: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的现代建构，既有音乐、舞蹈动作、服饰和道具运用中对大理霸王鞭

舞符号元素的保留，又有为了适应性所做的简化。文化部门、中小学、老年大学、老体协、企业、村社组织、村民

等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主体在不同地域都在借用霸王鞭舞这一舞蹈艺术形态，并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霸王鞭

舞及演练场合的符号体系和表述机制，把政治话语、经济发展、艺术审美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本身也被塑造成为

强化白族认同的艺术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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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中国18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分布于昆明市的白族相对集中于原来的4个民族乡，即团结彝族白族乡、谷

律彝族白族乡、沙朗白族乡和太平白族乡。这4个民族乡原先分属于西山区和安宁市，地处昆明西郊一带，地域连片，本文将上

述分布区域的白族统称为西郊白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乡撤乡建镇(并镇)、改办①2后，昆明西郊白族已经变更为

城市社区中的散居白族，但白族人口比例仍较高，本文主要的田野调查点龙潭社区、东村社区和桥头社区是团结办事处、西翥

办事处和太平办事处的所在地，白族人口分别为75．18%、64．14%和61%。西郊白族集中连片分布的上述区域，处于城市化背景

下，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可以代表昆明白族的整体情况。 

昆明西郊白族与周边汉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在互动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追溯祖源和迁徙历史，

同时出于对利益、资源等现实利益的考量，为争取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照顾，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对白族的认同。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昆明西郊白族与大理白族的交往日益增多，加上现

代传媒的日益普及，使其文化认同得以强化，发生了以霸王鞭舞兴起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艺术建构。在团结、沙朗和太平三地

政府、民间精英的推动及民众的参与下，在文献中鲜有记载和在群体记忆中早已模糊的霸王鞭舞，作为白族艺术的典型代表符

号，在审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表述，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和昆明西郊白族认同的表述形式。 

一、霸王鞭舞的兴起:昆明西郊白族认同表述的现实需要 

传统霸王鞭舞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市、洱源县、剑川县、云龙县、宾川县及部分白族散居地区，一般

在春节、绕三灵、三月街、田家乐、石宝山歌会、火把节、海灯会、本主节等时间和场合表演，舞蹈跳法、套路和舞者体态千

                                                        
1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城市民族关系调查研究”(项目号:15XMZ008)､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团结示

范区建设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俊,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云南散居民族和民族文化研究｡ 
2①成立于 1988 年的安宁市太平白族乡于 2001 年改为太平镇,2011 年改为太平新城街道办事处;分别成立于 1988 年和 1987 年的

西山区团结彝族白族乡与谷律彝族白族乡于 2005 年合并为团结镇,2009 年改为团结街道办事处;成立于 1988 年的五华区沙朗白

族乡于2009年改为沙朗街道办事处,2011年与厂口街道办事处合并成立西翥生态旅游实验区管委会,加挂西翥街道办事处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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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百态，有较为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和认知度，是白族聚居区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民间舞蹈，也是白族民族认同的典型艺术

符号。 

昆明西郊白族地区以花灯、滇戏、山歌调子为主流艺术形式，各村都有自己的花灯戏班。每逢节日，除本地文艺宣传队演

出外，有的还要请省市花灯剧团来演出，平日茶铺里花灯清唱也很盛行。白族群众说起花灯、滇戏都津津乐道，却鲜有霸王鞭

舞的记忆，这是西郊白族长期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后形成的地域文化特色。随着民族乡的撤、并、改，基层政府在争取

项目、经费等资源时，需另辟蹊径地突出民族特色。出于发展旅游的需要，民族精英通过文化寻根、文化研究和文化恢复等推

动白族文化的创新，不断加强民族认同感。选择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白族文化艺术符号表述认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更

加成为可能。 

(一)审美因素 

近年来，花灯和滇戏受众急剧萎缩，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大部分滇剧团、花灯剧团被撤销或没有了独立编制，影响范围和程

度受限。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花灯虽然仍是大多数地区农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但民间演出也出现了季节性、节庆性

及老龄化等问题。滇剧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高度程式化，表演难度高，观众也需要一定的欣赏能力，因此受众较少

且鲜有40岁以下的人。年轻一代更钟情于节奏较快、情节丰富的电视电影或者上网、到文化娱乐场所交流、健身等。白族霸王

鞭舞是彰显白族个性，表达审美意蕴，增强人际沟通和身体素质的艺术形式，具备较强包容性、适应性，且简单易学，容易满

足各种目的和需求，因而能在审美变迁的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经济因素 

昆明西郊白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为昆明西郊白族社区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

质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得以拥有更多的时间、财力投入社区文化活动，以丰富自身精神世界和提升生活质量。随着昆

明西郊白族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影响辐射到当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对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重要性凸显，

激发了民族地区群众的民族意识。①旅游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促进民族特征的恢复、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再造。②当地基层政府

在“民族牌”和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推动民族认同的强化，为霸王鞭舞的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 

(三)技术因素 

现代信息与媒体的介入成为族群认同在现代化背景下重构的重要手段。③以网络媒体介入为特征的现代性为族群认同的构建

带来了便利条件。网络媒体提供了发挥想象与创造身份的空间，民族身份在这一空间得到极大的塑造。④现实生活中大理白族自

治州的白族群众和昆明西郊白族群众之间的交集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电视、网络了解大理白族地区的情况，成为昆明

西郊白族认识大理白族的重要方式。昆明西郊白族借助现代媒介认识大理白族，学习大理白族的歌舞艺术，寻找与大理白族的

共性，构建起自己对白族的认同观。这些传媒工具所包括的电视、电影、电台、刊物、网络以及广告牌等，都是平时生活中能

够轻易获得的。录制有霸王鞭舞的VCD或者网络视频常常成为西郊白族学习霸王鞭舞的教材，无论购买或者制作都十分方便。 

(四)心理因素 

在昆明白族地区，村的建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被打破，代之以社区建制，人们的身份由过去的村民转为社区居

民。过去村民之间因为农事活动或婚丧嫁娶等互相帮助，来往频繁，也因为共同关心的村社利益而进行经常性联系。在城市化

过程中，因为拆迁或工作等原因，村民集中居住的方式被城市社区单元楼聚落逐渐分开，联结人们的往往是共同的爱好、性格、

经济关系。⑤3共同的娱乐和爱好成为凝聚人们的主要方式之一，以此来弥补村社解构和社区分散后的心灵空白。在这一社区认同

                                                        
3①周治勇:《旅游开发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安顺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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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以霸王鞭舞等为文化符号的健身娱乐活动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使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

们重新被纳入社区文化建构的视域内。在这一背景之下，社区中一些有工作经验、艺术特长和管理能力的人，通过组建文艺队

或者艺术团，组织个人参与霸王鞭舞等文体娱乐活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安宁太平白族地区的霸王鞭舞规模不大，参与、培训面十分有限，仅在政府组织的庆典活动和春节、

国庆等重要节日开展。而团结办事处和沙朗办事处的霸王鞭舞则是在两地发展旅游业、开办农家乐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才逐渐兴起的，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近十多年来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发展的规模、程度、范围都有显著变化。可以

说，作为白族舞蹈艺术的典型，霸王鞭舞在西郊白族社区兴起，既借力经济和旅游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得益于现代传媒技术的

普及;同时，是在基层政府文化部门、民间精英的共推和白族群众的参与下实现，并在审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白族群众

寻求精神纽带的主观选择完成的，体现出其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日渐凸显的艺术地位和作为白族认同符号的重要文化意义。 

二、霸王鞭舞的发展:昆明西郊白族认同表述的符号、场合与主体 

昆明西郊白族的霸王鞭舞和大理白族地区相比，无论音乐、动作、服饰、道具均有不同，但都采用了突出白族特点的元素。

在广泛的推广中，霸王鞭舞及其演练场合的现代建构，逐渐演变为白族文化符号集中表现的舞台和强化白族认同的艺术表述形

式。 

(一)表述符号的建构:音乐、动作、服饰和道具 

1．音乐 

大理白族霸王鞭舞主要用传统的白族唢呐曲伴奏，常用的舞曲有“大摆队伍”“耍龙调”“耍虎调”“将军令”，此外部

分白族乡村还有用霸王鞭舞的舞曲“霸王鞭调”。各地的舞曲旋律和唱词也不大相同，各具特色。①4 

昆明西郊白族进行霸王鞭舞表演的时没有“花柳曲”“白族调”“大白曲”“汉调”等曲调，没有现场唱词，没有唢呐、

笛子、叶子等伴奏，一般用预先录制好的MP3格式音乐作为伴奏。例如，太平白族霸王鞭舞的音乐旋律主要选用的是《五朵金花

的儿女》中的插曲《金花花哟遍地开》，旋律轻快、跳跃、欢愉，通过歌曲的情绪表达、音乐风格可以勾勒出大理美好的生活

景象，联想到影片中的和白族有关的场景，是经典的白族音乐代表之一。 

表 1大理白族霸王鞭舞音乐简况表 

名称及流行地区 音乐 乐器 

名称：大理霸王鞭舞 

流行地区：大理市喜洲、挖 

色、海东、凤仪、下关、银桥 

“花柳曲”“白 

族调”“大白 

曲”“汉调” 

 

                                                                                                                                                                                              

②陈东旭､唐莉:《民族旅游､民族认同与民族性的构建——基于人类学的视角》,《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③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14页｡ 

④[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2006年,第322页｡ 

⑤马强､王丹:《乡村都市化与回族精神社区的文化建构——银川市民乐社区的民族志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8年第5期｡ 
4①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编辑部:《白族民间舞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4 

等乡村 

名称：洱源霸王鞭舞 

流行地区：洱源县各乡镇 

“霸王鞭”“正 

月十五元宵 

会” 

唢呐或笛 

子 

名称：剑川石龙霸王鞭舞 

流行地区：石龙村 

“今天来跳霸 

王鞭”、石龙 

霸王鞭舞曲 

 

名称：云龙霸王鞭舞 

流行地区：云龙县白石乡 

“霸王鞭舞 

曲” 

不用乐器 

自唱自舞 

名称：宾川霸王鞭舞 

流行地区：宾川县平川乡 

罗九村 

“农家乐” 

 

 

资料来源: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编辑部:《白族民间舞蹈》，第21－113页整理而成。 

2．舞蹈动作和队形 

大理白族霸王鞭舞比较突出的是“承”“旋”“拧”“甩”等动作特点，各地区的打法和套路略有差别。 

随着时代的变迁，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现在无论是老年队，还是中青年队霸王鞭舞的套路已经依据自身的特点与兴趣进

行了新的编排，演练者的性别由昔日的男性或者男女共舞转换为以女性为主，动作和队形也和大理州各地的霸王鞭舞有所差别。

根据昆明西郊白族三个社区的田野调查，霸王鞭舞的舞蹈动作和队形特点如下: 

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体现了“承”“旋”“拧”“颤”“沉”等动作特点。但是总体而言，昆明西郊白族的霸王鞭舞已

经没有固定套路，如大理“打八下”“跳十二下”“二十四下”，或洱源“打过街”“一条龙”“滚地龙”“打四门”“背花

面花”等，且动作为适应广大人群参与已经简化，尤其在团结和太平两地，因为参与人数较多、年龄层次差异大，需要照顾不

一的学习者和舞蹈者，所以动作简化明显，重复动作较多;而沙朗白族艺术团的成员人数不多，一般每次20人左右参加演出，舞

蹈动作根据视频学习编排而成，所以动作相对复杂，变化较多，动作优美、到位。但是三地的表演时间一般都在10分钟以内。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文化再生产”的概念，以此解释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文化通过不断“再生产”维持自

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同时，又包含着反抗和背离。它表明的不是从现在到未来不存在矛盾的直线式发展，而是一个充满矛

盾和冲突的个人和制度的关系网络。无论是编舞者还是学习、参与者，在岁月的变迁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文化的再生产，

不管是化繁为简还是锦上添花，都是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式。表演者是霸王鞭舞推广和传承中最具生命力的一部分。重构文化，

并不是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不断积累中，实现文化的常在常新。①此刻，原本属于大理白族民间舞蹈的霸王鞭舞逐步向昆明

西郊白族群体津津乐道的地方文化展示转向。 

表 2大理白族霸王鞭舞舞蹈简况表 

大理地区 舞蹈动作 舞蹈队形 动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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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霸王 

鞭舞 

周城八下、金河十一 

下、大关邑十九下、大 

理十一下、“心合心” 

“背靠背”“脚勾

脚”“青蛙蹦” 

辟四门、龙摆尾、蛇蜕 

皮、一条街、四门兜底、 

过天桥、三插花、三木杉 

注重“旋”，主要表现在胸、肩、手臂三大部位。胸

部的旋绕以胸椎为轴，形成横绕圆运动，肩部的旋绕以胸

部动作带动，作纵向立面圆运动，上下臂的旋绕方向和弧

度的变化支配和牵动舞者全身的动势。②白族霸王鞭舞在体

态上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拧/顷”运动，即以上身的胸

椎部分为主动点，与下肢的屈伸转扭呼应，造成一种“仰

俯屈伸、辗转反侧”的视觉效果。③“颤”和“沉”也是霸

王鞭舞的动作特点，“颤”即按节奏，膝关节曲直上下运

动，一般每拍一次，前半拍向下，后半拍往上反复形成富

有弹性的颤动。“沉”是往下而带有的沉重感觉，在白族

“霸王鞭”舞的运动中基本姿态为：稍屈膝、坐胯、贯穿

在舞蹈中的“颤”动，以至于整个舞蹈动作就显得较具

“沉”重感。④ 

剑川石龙霸王鞭舞为综合性的三人舞，表演者皆为男

性，且以独舞居多，另外二人为伴奏和伴唱。⑤向外发力的

动作多，触击身体的动作少，产生了以“甩”为主，兼有

“承”“旋”的舞蹈动作特征。以大理、洱源、宾川为代

表的白族霸王鞭舞讲“承”。所谓“承”就是舞蹈时用霸

王鞭或金钱鼓道具在舞者身体各部位做点、擦、拍、敲、

击、碰，撩、拖、央、涮、扣、划、翻、旋的同时，这些

部位必须主动与霸王鞭相迎。⑥5 

洱源霸王 

鞭舞 

白米三十六下、八梅 

花、西湖十七下、凤翔 

一条街 

一条龙、滚地龙、过街龙、

打四门、背矻、面花 

剑川石龙霸 

王鞭舞 

观音扫地、双肩奉送、 

八步梅花、左右插花、左

右抬轿、仿莲花、双 

飞蝴蝶、童子拜佛 

 

云龙霸王 

鞭舞 

 

半圆台、打圆台、一条 

街、二龙抢宝、金鸡打 

架、五梅花、打四角 

宾川霸王 

鞭舞 

  

 

资料来源: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编辑部:《白族民间舞蹈》，第21－113页整理而成。 

3．服饰和道具 

大理地区各地白族霸王鞭舞在服饰、道具和造型上也有差异。 

表 3大理白族霸王鞭舞服饰、道具和造型简况表 

舞蹈名称 服饰 道具 造型 

大理霸王鞭舞 

男服饰：头戴八角巾，上穿紧身衣、外罩短褂，

下穿长裤，脚穿麻线凉鞋或布筋凉鞋，戴眼镜;

女有帽饰，上穿大襟衣，系围腰，脚穿绣花鞋 

霸王鞭①、金钱鼓②、双飞燕③、

草帽、柳枝④、扇子、蚊帚、

手帕 

鼓男、鞭女、燕女、扇男、帽 

女、执树老人 

                                                        
5①刘姝曼:《从艺术人类学视角探讨地方性文化符号建构——以济南堤口庄四蟹灯为例》,《民族艺林》2015年第4期｡ 

②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第6期｡ 

③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 

④杨雪:《浅谈大理白族霸王鞭的特色和传承保护》,《民族音乐》2013年第1期｡ 

⑤杨晓勤:《石龙霸王鞭舞探源》,《民族艺术研究》2013年第5期｡ 

⑥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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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霸王鞭舞 女青年戴抽须白包头、鱼尾帽、瓜皮小帽 女青年  

剑川石龙霸王鞭

舞 

男青年白土布大包头，对襟衣、短褂、大裆裤、

脚穿白布筋或白棉线编织的凉鞋 
霸王鞭、龙头三弦⑤ 

 

云龙霸王鞭舞 跳霸王鞭舞的扮成老者，打腰台的扮成丑角 霸王鞭和腰台⑥6 
银须老者、丑角、执霸王鞭者、

执腰台男青年 

宾川霸王鞭舞 女青年抽须白包头、鱼尾帽、瓜皮小帽 

霸王鞭、四方桌、长凳、大

土碗（碗内装满水）15—20 

个、竹筷若干双 

 

 

资料来源: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编辑部:《白族民间舞蹈》，第21－113页整理而成。 

表演霸王鞭舞时，昆明西郊白族地区一般选用两种服饰，一种是当地的白族服饰，一种是大理地区定做或购买的金花阿鹏

白族服饰。太平、沙朗两地演出霸王鞭舞时，均采用金花阿鹏服饰;而团结白族在演出时，穿着本地白族服饰，到外地演出时也

穿着金花阿鹏服饰。平时排练时，也穿着当地便装。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旅游发展，昆明西郊白族需要有一套能代表白族的标志性服饰。过去老一辈穿着的适用于劳作生产

的传统服饰显然满足不了这种需要。金花阿鹏服饰符合通行的审美要求，更与大理州白族尚白习俗相符，成为白族人身份和文

化的标志。昆明西郊白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和舞蹈表演的需要是金花阿鹏服饰引人的主要原因。昆明西郊白族地区艺术团和文

艺队的队员都有这种金花阿鹏服饰，沙朗文艺队一个人有7套不同颜色的金花服，只要参加演出、举行活动、接待都会选择穿金

花阿鹏服饰。团队中的男性不直接上台跳舞，也身穿白族扎染小褂给团队做报幕员或参与音响设备及其他道具的搬运、维护等。

这种白族服无论从颜色还是款式方面更鲜艳夺目，更具观赏性。自昆明西郊白族地区霸王鞭舞作为白族代表性舞蹈推广以来，

民间穿着金花阿鹏服饰的人也明显比以前更多。服饰穿戴的改变体现对白族文化的认同。 

昆明西郊白族演出霸王鞭舞的时候，只有女性舞蹈演员，没有鼓男、鞭女、燕女、扇男、帽女、执树老人等人物造型分类。

没有大理白族地区的道具唢呐、道金钱鼓、双飞燕、柳枝、扇子、草帽、蚊帚等，主要使用道具为霸王鞭。霸王鞭的制作一般

是采用中空的塑料管，100cm长，两头系有毛线制成的彩色绒球和小铃铛多个，敲击身体时能发出悦耳响亮的声音。霸王鞭的中

                                                        
6①霸王鞭的制作用直径约3cm,长100cm,四个节的空心竹竿为与原料,在其头尾两处错位凿穿约12cm长的两个长形大槽,每个槽内

固定有2-3个三小串铜钱｡霸王鞭染成全绿色,并在一端系上一个彩球,执霸王鞭时,与彩球方在虎口前｡用扁方型木条约100cm长,

头尾端各凿约20cm长的两条槽,每槽内装5组铜钱,每组3枚用铁钉固定｡ 

②金钱鼓的制作是用八片长方型扁木条拼成鼓框,每片木条中间凿约5cm长方孔,内嵌铜钱2-3枚,用铁钉固定,用羊皮蒙其一面为

鼓面(此鼓已经失传),或直径20cm,仍以木条围边成六角,制作法与“八角鼓”相同｡ 

③双飞燕用龙竹约10cm长4cm宽的四片,每片龙竹的内面中段固定上两根胶线用于套在指头上,双手的无名指上勾一块白族挑花

帕或者扎染手巾｡ 

④柳枝上挂红彩带结一绣球,中间挂一葫芦,在挖色地区还系一大铜铃｡ 

⑤龙头三弦是剑川地区白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即是演奏乐器,也是一件精巧的民间工艺品｡琴杆一般长66cm,琴杆的长度等于琴

箱的周长,龙头雕刻十分精制,式样各异,形象逼真,称“金龙腾空”“神龙戏水”,嘴里刻有运转自如的龙珠,真是活灵活现,被

称为“活龙含宝”｡音箱面常用3-5层白棉纸裱糊在一起蒙上,弹拨工具用牛角或杂木削制成的锥形空心指套,使用时套在食指上,

一般用左手食指和中指按弦｡琴身使用彩漆,龙头以金色打底,各部位以彩漆绘描,龙珠为朱红色,龙头上饰有两根用铁丝扭成弹

簧,状为胡须,上端系两个红色小彩球｡一条彩带一头系在琴杆上端,一头系在箱后,使用时斜挂在身上｡ 

⑥霸王鞭用山竹制成,长约 133cm,竹上凿开四个长约 20cm 的长孔,每个孔内用铁丝串有 4枚铜币,鞭头上系两条小飘带;腰台(也

称“交板”)用楸木制作,长 26.6cm,一头 0.33cm,细头直径 0.23cm,在腰台上凿通四个长方型小孔,敲击时发出“哒哒”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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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开孔，只是用红色和绿色的彩色单面胶纸斜纹相间缠绕作为装饰。沙朗白族在参与正式演出的时候，使用专门从大理购买

的竹制霸王鞭。 

昆明西郊白族跳霸王鞭舞还需要一种名叫“小蜜蜂”的放音机，在较大规模的演出中，由于场地空旷，还需要准备音响等

扩音设备。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的舞蹈中常见的伴奏音乐不过两三种，利用“小蜜蜂”等现代设备播放舞蹈伴奏音乐，在任

何场合都可以方便起舞。这种由白族传统舞蹈改编而来的广场舞蹈也成了一种规范性的民族艺术表演，村社、广场、学校、舞

台等都是表演的重要场合。 

(二)表述场合与主体的建构 

1．表述场合 

大理白族霸王鞭舞是活跃于白族“绕三灵”“田家乐”和“闹春王正月”等民俗活动中及建房娶嫁和喜庆佳节中的群众性

民间舞蹈。为保护白族民族文化遗产，适应新时期群众文化活动的需求，文艺工作者在霸王鞭舞中加入体育元素，编排成大众

健身操和群众广场舞，加以推广和创新。①同时，由于霸王鞭舞集娱乐性、健身性为一体，且简捷易学，在引入中小学体育课和

高校体育课程体系方面具有可操作性，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开展以霸王鞭舞为特色的教育，对大理白族霸王鞭舞的保护和传承也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的发展和大理白族霸王鞭舞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虽然没有绕三灵、三月街、田家乐、歌会、

海灯会、本主节等场合可以表演，但团结、沙朗、太平白族社区，霸王鞭舞的学习和表演依托艺术团或者文艺队主要分为以下

场合: 

政府文化系统的培训和演出。昆明市西郊白族社区文艺活动在开展过程中，根据省、市、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开展公共

文化活动的安排，由政府文化部门领导、管理和组织。培训方式有两种:一是文化馆派出指导教师进社区，直接对社区居民进行

艺术培训，提高艺术水平;二是由文化馆集中对社区文艺骨干进行培训指导，文艺骨干完成学习之后回到社区指导社区居民开展

文艺活动。②7政府选调的演出、比赛和接待一般都由政府文化部门组织，逐级下发通知，最后由街道办根据要求选送节目，组织

方一般都由政府各相关单位组成，制定工作方案，有经费和人员安排等。如果是代表办事处、代表社区承担政府接待任务或者

参加政府组织的比赛、调演等活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一般都会将霸王鞭舞作为优先选择，呈现出从上到下逐级通知，兼顾各

个社区平衡和力推优秀、典型节目的特点。例如，在2015春城文化节“昆广网络杯”广场舞大赛中，团结办事处在初赛和复赛

时都选择的是“吉祥霸王鞭舞”作为参赛节目。这种演出一般宣传力度大，受众比较广泛，影响较大。 

学校教育系统的学习和演练。教育部门提倡改变以往“大课间”都是单纯做课间操的习惯，将民族舞蹈融入这一时间，达

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健身效果、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昆明西郊白族地区顺应国家和省政府的倡导，使校园成为霸王鞭

舞演练的又一重要场合。目前，沙朗民族中学、太平九年制一贯学校和龙潭小学都已经成功实施霸王鞭舞进校园的实践活动，

推广效果较好。最近，在西翥一幼和金花幼儿园也开始了霸王鞭舞的教学实践。因考虑到幼儿和低年级学生使用霸王鞭的安全

性，因此在幼儿和龙潭小学低年级学生中，将霸王鞭改为手鼓，其动作和音乐不变。 

除了中小学校，安宁市民文化学校也加强建设，充分带动业余文艺队大力宣传文化活动，在42个教学班1600余名学员中开

展霸王鞭舞培训。学员们通过在市民文化学校的学习和培训后，又到各自村(组)组建基层文艺活动队30余支继续学习霸王鞭舞。 

老年大学和老体协的学习和演出。老年大学这一教育形式的广泛建立，在推动开展社区艺术活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西山

                                                        
7①杨雪:《浅谈大理白族霸王鞭的特色和传承保护》｡ 

②徐兴兴:《昆明市城市社区音乐教育考察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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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年大学经常组织辖区内各教学点、校外班进行文艺会演。2016年1月团结龙潭艺术团选择了《吉祥霸王鞭舞》作为文艺会演

参赛节目。老年人体育协会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与老龄工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为加强老年人

体育队伍建设，团结街道办事处通过老体协对龙潭艺术团等28支具有民族特色的老年体育队伍开展健康有益的培训活动。2011

－2015年期间，老体协为辖区内的800多位老年人提供培训。在这个具有交流、学习功能的平台上，霸王鞭舞因具代表性、艺术

性、民族性和健身性，成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之一。除了上述方式外，团结龙潭民族艺术团还与云南银潮老龄服务中心，即云南

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老年服务中心合作，开展省内、省外、国外的旅游演出活动，把团结白族的霸王鞭舞带到各个旅游目

的地与旅游地游客共享。 

自发参与的学习和演出。群众自发组织的艺术活动是社区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①文艺队和艺术团是群众自发、具有相对稳

定关系的团体。昆明西郊白族社区群众自发学习霸王鞭舞主要依托文艺队或者艺术团进行。自发性演出可以大致分为四种情

况:(1)村社活动;(2)企业邀请;(3)个人邀请;(4)社会演出。在自发性的演出中，虽然没有选定节目或者以一个节目参加比赛的

要求，但霸王鞭舞一般会作为主要舞蹈，并且安排在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节目出场。一些外出表演因受服装携带的限制，或因

场合的特殊气氛和要求，会在节目出场的顺序上做一些调整。自发性演出的观众是因演出场地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较大的随

机性。根据笔者2012年5月至2016年10月随龙潭艺术团参与观察的42场演出活动，发现霸王鞭舞的发展空间得以拓展，以更多的

形式出现在昆明西郊白族的生活中，且在各种演出中均处于特殊的地位:在所参与的演出中，自发性演出所占比例最高，合计为

80．95%，自发性演出所占比例大，位于第一位的演出事由是村民婚宴、生日宴、满月宴等个人宴请需要，占比为40．48%，说

明霸王鞭舞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需求，和群众生活需要的联系较为紧密。 

从霸王鞭舞演出的出场顺序和频次，可以看出，在政府组织的演出和比赛中，霸王鞭舞无论是作为单一节目或多节目演出，

都一定是作为代表本地白族的典型舞蹈在第一个节目出场。在老年大学或老年协会组织的演出和比赛中，霸王鞭舞作为第一节

目出场的比例也高达80%，另外20%是最后一个节目顺序出场。在自发参与的演出中，村社组织的活动中作为第一出场节目的比

例是42.86%;参与企业邀请的活动中，作为第一出场节目的比例是80%;在个人邀请的活动中作为第一出场节目的比例是100%。 

但是从经费情况看，目前的霸王鞭舞演出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在42场演出中，没有劳务补贴的占比为88．10%;没有餐饮

补贴的占比为69．05%;没有交通补贴的为95．24%。 

正如几位组织者所考虑的:“我们培训的时候要求全部人一起学习霸王鞭舞。我们是白族，所以一般演出的时候霸王鞭舞要

放在第一个节目作为我们的主打节目，呈现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风采。有的邀请方也会点名要我们跳霸王鞭。经过推动，学习

霸王鞭舞和喜欢霸王鞭舞的人更多了，形式也更为广泛了。我们不一定要照搬大理的形式，可以创新。我们也排练其他民族的

舞蹈，因为别的民族的舞蹈也很好看，我们也喜欢。”②8可见，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后面，实际上是“有意识”的安排。 

从上述调研和分析可以看出，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特殊和重要的位置，在反复演

练的过程中，扮演着西郊白族的代表性舞蹈节目的角色，以演练中的音乐、舞蹈动作、服饰、道具等艺术元素构成了白族民族

认同的艺术表述符号。在不同场域的演练中，同时还表演他地、他族的艺术节目，展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表述主体 

政府、民间精英和白族群众通过具体的舞蹈活动实践推动了霸王鞭舞的发展，使其成为表述和强化民族认同的艺术形式。

在舞蹈活动的过程中，具体的表述主体是随着表述场合的移动而变化的，既包括表演者，也包括组织者、参与者及观众等相关

人群。在由政府主导、组织的活动中，表述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的组织者、参与者，艺术团或文艺队的表演者和对应场合下的

                                                        
8①徐兴兴:《昆明市城市社区音乐教育考察研究》,第25页｡ 

②团结民族艺术团和沙朗白族艺术团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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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群体。在中小学或者市民文化学习中排练演出的霸王鞭舞活动，表述主体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学员、学生，或者观摩比赛

时的文化、教育部门的组织、参与者。在由老体协、老年协会组织的舞蹈活动中，表述主体主要是老体协的组织、参与者，艺

术团或者文艺队的演出者和相对应场合的观众。自发性演出中参与的主体除了演出人员外，在村社组织的演出中还包括村社基

层工作部分的工作人员，村社成员;在个人邀请的婚庆、生日、诞辰、祝寿等场合中，更多的是村社成员的参与;企业邀请的活

动则有显著向外传播霸王鞭舞的作用。艺术团和文艺队是最具活力、带动力、发展潜力的表述主体，也是连接政府部门和基层

群众的桥梁。 

参与霸王鞭舞演练的主体，除了在校学生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外，其他场域中参与学习和表演的人群几乎都是40岁以上的中

老年妇女。根据笔者在团结民族艺术团所选择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队的八个组共计156人做统计，其中队员全部为女性，主体成员

的年龄结构为:40－50岁的占比为43．59%，50－60岁的占比为36．54%，两个部分的合计为80．13%，而30－40岁区间的成员仅

为3．84%。由于年轻队员少，成员呈现中老年构成比例高，年轻队员补充少，短期之内仍有继续老化的趋势。 

通过文献和实地走访都可以发现，大理白族霸王鞭舞实际上无论男女的认知度、接触度和参与度均较高。在特定的场合中，

男性的接触度和参与度甚至优于女性。然而，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男性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这个舞台，大多只是在演出现场

作为观看者参与。当下白族男女群众在审美意识、传承角色、职业分工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在舞蹈认知、接触和参与度上

的不同，最终出现男性客体化，女性主位化的现实境遇。 

三、霸王鞭舞的现代建构对昆明西郊白族认同表述的意义 

近年来，昆明西郊白族在文化变迁中保留了语言、宗教、习俗等白族文化的部分特征;在与大理“老家”的互动和资源博弈

中，通过开展文化寻根、文化恢复、文化研究等活动，引进、创新白族文化，并积极进行文化再造，依靠文化策略维持和强化

民族认同，自觉进行民族认同路径的选择。作为白族最为典型的文化艺术符号，霸王鞭舞便于此过程中以多样化的面相逐渐融

入当地白族生活的实践中。虽然对个体而言，不是每个人都能说清当地白族的来源和历史，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霸王

鞭舞蕴含的文化意义，但是它之所以成为构成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是因为艺术具有感性、具体、审美的优势，能够调动人们

的情感，并通过想象性的共同意象使接受者趋于共同的心理指向。①同时，“艺术创作的作品能够以它们所唤起的观念的体验的

共同性把人们联合起来，这些作品本身作为交际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某种共同体的统一”②9。 

社会发展、现代技术、审美变迁、心理因素等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的现代构

建，使之成为民族认同的艺术表述形式，在表述符号、表述场合及表述主体上，与大理地区白族霸王鞭舞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其充分运用了各种白族文化的元素，如音乐、舞蹈动作、服饰等，把彰显民族身份的“符号”结合在一起，使得白族通过舞蹈

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民族身份，成为创造族群身份和边界的手段之一。同时，其多以首位出场或唯一节目的特殊地位，出现

在政府接待、村组活动、对外交流、家庭宴席中，并通过不断重复，强化着昆明西郊白族的民族认同。在各种不同场域的演出

和多元表述主体的参与中，传统、现代、民族、时尚的艺术元素进行着“混搭”和“拼贴”，实现了霸王鞭舞的“改造”或“重

写”，构筑了昆明西郊白族社区更加丰富的艺术图景。 

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的建构方式、运用场合及艺术特征在整个霸王鞭舞的发展历史中只能算作一例，但却具有重要的文

化意义，它是昆明西郊白族在与大理白族同胞交往和多元社会互动中构建和发展的艺术形式，是昆明西郊白族社会文化生产和

再生产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完全按照大理白族的霸王鞭舞进行引进和发展，也并不都是完全有意识的利用，但在客观上强化、

再构了传统，凸显了文化价值功能，强化着白族的共同记忆，并通过重复呈现演变为强化民族认同的艺术符号。可以说，在霸

王鞭舞的现代建构中，表述符号、场域与主体等构成的表述机制，把政治话语、经济发展、民族审美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具

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最终起到了表述、强化民族认同的目的。 

                                                        
9①张红飞:《民族认同视阈中的现代民俗艺术》,《江淮论坛》2013年第6期｡ 

②[爱]斯托洛维奇:《艺术活动的功能》,凌继尧译,南京: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